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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索骚辞
———读清华版《离骚》

■袁恒雷

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 、三国两

晋南北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

品小说，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 溯源中华文化源流主要有两大出处，

一为《诗经》，一为《楚辞》。 《诗经》是我国

最早的诗歌总集，《楚辞》则是我国第一部

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其中尤以屈原代表作

《离骚》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

作为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 ，

《离骚》绚烂的文采、宏伟的结构、积极的

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 “骚

体”诗歌的创作形式，对后世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如此重要的诗歌文本，自然引得诸多

名家注释。 较受推崇的，有东汉王逸《楚辞

章句 》、南宋朱熹 《楚辞集注 》、清代戴震

《屈原赋注》等。 但这些注释本对于当今普

通读者而言难免存有距离感。 为此，清华

大学出版社推出由杨永青绘画、黄晓丹译

注的《离骚》，其富于时代特色的图文并茂

解读，对于广大读者追索这一中华经典厥

功至伟。

形神兼备的绘画叙事。 屈原在《离骚》

中成功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内容

丰满、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形象，再加上全

诗结构完整，叙事与抒情兼备，这些要素

加在一起， 非常适合运用绘画形式来表

达。 杨永青在细致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运

用版画、国画并使之与图书插图技法相融

合，以屈原的形象为主人公，绘制了一系

列契合文本内容的众生相。

全书采取左侧页为原文与译文、右侧

页为绘本的布局，便利读者对照阅读。

《离骚》成书年代久远，屈原想象力又

特别丰富，运用了多重象征手法，再加上

一些晦涩生僻字的运用，于今人而言阅读

难度颇大。 杨永青的绘画尽可能地还原了

文字所写内容的场景，点面结合地展现了

原著故事以及人物情感状态，这种如同阅

读连环画的效果自然大大降低了对经典

的理解难度，也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和读者

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群体的距离。

杨永青的绘画文本富于童心色彩，这

与屈原的创作心态趋于一致。 阅读这样一

本形神兼备的绘画故事书，堪为一场愉悦

的经典之旅。

直意兼备的译注解读。 担任该书译注

工作的黄晓丹是南开大学古代文学博士，

师从叶嘉莹先生， 现为江南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众所周知，文字翻译的理想标准永远

是信达雅———忠实、精准、文采。 通读黄晓

丹的译注，真切感受到了她在这方面的努

力与成果。 仅以开篇为例，就颇为惊叹她

直译与意译兼备的功力，令人有眼前一亮

之感：“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

如果缺乏诗词功底及相关背景知识，真令

人不知其所言。 且看黄晓丹的译注：“天上

太岁在寅，地上正月始春，寅年寅月寅日，

正是我的生辰。 ”原句是两句，译注为富于

节奏美感的四句， 而且特别富于文采美。

这正是该书译注的最大美学特色———黄

晓丹在深入理解原著精髓的基础上，融入

自己文学功底而进行了再创作，将许多令

人望而生畏的晦涩语句变成朗朗上口的

现代诗歌，而且对仗工整，节奏轻缓疾徐。

为了保持阅读的流畅 ，黄晓丹 “将理

解文章时必不可少的注释性内容直接补

充翻译进了诗句”，生僻字旁加上注音，确

实方便了阅读。

还需提及的是，黄晓丹的译注对于王

逸和朱熹等经典注释本的突破。 比如，她

未依从“美人香草之托”的解法，认为将这

些在文本中提到的意象归类为政治隐喻，

是对《离骚》的狭窄化解读。 她说：“它或许

有教化上的意义，但对丰富的文学性和宏

大的宇宙观都有损害。 ”如此，她解读的

《离骚》脱离了传统的“以儒诠骚”，让诗人

回归于他的本来状态， 把应有的崇高之

美、之力、之心还给最初的《离骚》。

内外兼备的文本结构。 阅读经典，解

读《离骚》，最重要的目的或者说收获是进

入文本的内部， 甚至是作者的内心世界，

全方位地解读其表达的思想，完整地理解

他的人格魅力。 《离骚》从文本结构来说，

其内是现实主义，其外是浪漫主义，两者

结合得天衣无缝。

通读清华版《离骚》，在图文并茂的展

示引导下，屈原的多重生活情感状态尤为

突显：他与当朝统治者的矛盾，内心的痛

苦纠结，进取与退隐的矛盾等，完全是其

自叙式的表达。 读者随着诗人强烈的情感

状态而起伏，并为之而郁郁不平：屈原曾

得到楚怀王的恩宠， 得志时一人之上、万

人之下，失意时又成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流

放者。

夏立君在《时间的压力 》中解读屈原

对于君王的 “婢妾心态”：“忠君是他永远

无法醒来的梦魇。 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

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 ”《离骚》中，类似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类的怨

愤表达俯拾皆是。 悲观至绝望，屈原效仿

彭咸投水殉道（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

彭咸之遗则）， 他真的在自己的诗歌中一

语成谶了。

诗人不幸诗歌幸。 屈原人生绚烂与悲

凉都达到极致，而其辉煌的诗歌精神则穿

越千年照耀于今。 清华版《离骚》是对其诗

歌精神的崇高致敬， 图文并茂的全新解

读，则有助更多的中华儿女追索骚辞的永

恒魅力。

他把书写传奇的所有精力投向了学问
———读张光璘《季羡林先生》

■几 又

2006 年央视 《感动中国》栏

目给年度人物季羡林的颁奖词

是：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

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

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

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

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

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毋庸置

喙。 本书作者张光璘是北京大学

东方语言系教授 ， 季羡林的高

徒，曾编纂《季羡林文集》。 书中，

张光璘以朴实的文字，深情地讲

述了季羡林求学 、做学 、讲学的

一生。 季羡林一辈子与“学”字结

缘 ，直到九十高龄 ，依旧坚持每

天黎明前起床钻研学问，“‘心事

浩茫连广宇’， 思考着国家民族

与人类的未来，然后写下一行行

文字”。

季羡林看过弟子呈上的这部

书稿后，总体上表示认同，但又指

出， 这本书 “写的都是我的过五

关、 斩六将， 没有写我的夜走麦

城”。 写恩师不容易，尤其是季羡

林所指的“夜走麦城”部分，这既

有弟子尊重恩师的缘故， 也因为

季羡林的人生在同年代的知名人

士中稍显“平淡”。

从地理位置看， 季羡林一生

经历过的地方很多： 从鲁西的清

平县到济南，再到北京，后在济南

与北京间辗转， 再就是前往德国

哥廷根大学求学 11 年，然后回国

在北大任教。 除了鲁西乡村生活

的六年， 季羡林几乎都在与书本

打交道。所不同的是，每转换一个

地点， 都能看到他学识的成长进

步，这在家庭条件一般、社会混乱

的年代殊为不易。

除了从热衷宋明理学的叔父

那里得到一些蜻蜓点水般的家庭

文化滋养， 季羡林的学识几乎全

部来自于外部的灌输。 从他的求

学经历看，“贵人”多多。在济南上

高中时， 得遇清末状元、 清末翰

林，以及一位桐城派古文作家，后

又喜逢胡也频、 董秋芳等知名作

家；在清华大学，遇到陈寅恪、朱

光潜、朱自清、俞平伯、冰心等；在

哥廷根大学， 遇到后来引他走上

梵文研究道路的瓦尔德施米特教

授， 以及引他走上吐火罗文研究

道路的西克教授；任教北大后，又

与胡适、老舍、臧克家等人建立密

切联系……

学习再学习， 季羡林为此大

半辈子辗转于国内外， 努力是他

的人生底色也是他的特长。 他从

不讳言，之所以如此卖命地读书，

就是 “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

（《清华园日记》）。 漫长的求学生

涯中， 相伴季羡林的只有饥饿与

贫穷。 在哥廷根大学，他一度“失

掉了饱的感受”。或许正因为这样

的经历， 他养成了极为朴素的生

活习惯，“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装，

国内外不变”。这让人不禁想起前

些年曾成为“网红”的“布鞋院士”

李小文———朴素是那个年代学者

共同的外表， 他们的财富全在脑

海里。

学习需要静心与沉淀， 这对

于生活在乱世中的人来说太过奢

侈。 或许是把所有的精力投向了

书本，在哥廷根大学求学期间，季

羡林每天比别人要多上好几门

课，起早贪黑，如饥似渴。 许多时

候，他的生活非常单一，绝大部分

时间放在读书上， 根本无暇于欧

洲美丽的山山水水。 课堂上开始

有两个人，后来只剩他一个，最终

学有所成。在被打入“牛棚”后，他

没有气馁亦不觉孤独， 反而趁着

这份难得的“清静”写出了《牛棚

杂记》。

父母之约，媒妁之言，季羡林

按叔父意愿完成了人生大事，却

一辈子走不出夫妻感情缺失的阴

影。 他有机会为自己平淡的人生

抹上传奇的亮色， 比如与德国姑

娘伊姆加德擦出爱情火花。 但对

于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来说，

这样的“火花”意味着对“忠孝”两

字的背叛。另一个更深层的因素，

季羡林对学识的投入远超对感情

的投入。

季羡林曾自嘲， 一辈子只从

事了一种职业，就是教书。 他对于

名利毫不在乎，曾在《病榻杂记》中

袒露心迹，决意摘去“国学大师”

“泰斗”“国宝” 这三顶许多人羡慕

万分的桂冠，并坦然“昭告天下：三

顶桂冠一摘， 还了我一个自由自

在身”。除了学识，他似乎没什么可

在乎的。 但只要是学识，他便不顾

一切。别人视为“功德圆满”的种种

“顶戴花翎”，则被季先生视作精神

上的累赘。

季羡林 “一生克己， 一生勤

勉，一生谦逊，至情至性”。从他一

辈子走过的地方看， 他理当有更

多书写个人传奇经历的 “天赐良

机”。但对一个致力于学究的辛勤

耕耘者而言， 人生传奇与学术研

究所追求的静心沉淀缺少交集，

毕竟知识需要日积月累才能滴水

穿石， 而传奇的书写需要更多的

社会活动实践。

没有传奇便是传奇。 从季羡

林的人生看，虽然他自嘲“不择手

段去抢一只饭碗”，但无论是早年

济南的邮差， 还是清华毕业后与

家人呆在一起教书度日， 还是后

来在哥廷根大学谋得一份教学差

事， 还是剑桥大学伸过来的橄榄

枝， 都没能影响他书写个人学问

研究传奇的脚步。 也许这样的传

奇缺乏故事性观赏性， 但对于以

学识为毕生努力的学者来说，有

什么外在的传奇比得上学问的充

实和思想上的富有呢？

《季羡林先生》

张光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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